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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2日，在上海杨浦区打工的农民工唐泽志扶着
即将第二次临产的妻子裴传琴，踏上了返回安徽含山县老家的
列车。

在老家等产的几天，唐泽志天天看到县电视台播出的含山
县平安医院打出的广告：“产妇包接包送，权威专家会诊，产后
上门服务，免除你一切后顾之忧……”电视画面上产妇的笑容
和孩子刚出生时嘹亮啼哭，让唐泽志下决心送妻子在平安医

院就诊。
2010年7月28日一早，唐泽志带着腹痛的妻子来到含山县

平安医院。医护人员告之，当天妇产科主任因家里有事不来
了。唐泽志决定带妻子去别的医院，此时医院院长追了出来对
唐泽志说：“你们如果不放心，我们从巢湖市请权威妇产科专家
为你妻子做剖宫产手术，保证万无一失。”院长的承诺打消了唐
泽志的顾虑，为妻子办理了住院手续。

“被死亡”1小时后，孕妇活了：“救救我，我疼”
丈夫跪遍医院：我磕破了头，没一个人帮忙

医生：不是见死不救，是怕担责任医生：不是见死不救，是怕担责任
日前，安徽农民工唐泽志从

含山平安医院拿到了妻子的死亡
赔偿金 31 万元。2010 年 7 月，安
徽农民工唐泽志的妻子裴传琴即
将临产，两人从打工的上海回到
老家，妻子住进了安徽含山县平
安医院。

在剖宫产手术中，裴传琴大
出血，医院没有足够血浆，尽管唐
泽志的血型与妻子不符，但医院
还是要求其抽血救妻，家属几次
要求转院遭到拒绝。医生没有征
得家属同意，将裴传琴子宫切除
后，宣布其因抢救无效死亡。

一个小时后，裴传琴突然发
出“救救我，我疼”的呼救声。唐
泽志四处磕头下跪哀求医生救
人，但大夫们纷纷躲避，最终致使
产妇死亡。

妻子死后，唐泽志心里充满了对医院的怨恨和愤怒。当天
下午 3时，在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出面解释的情况下，唐泽志冲
进一间办公室，砸毁了两台电脑和一些办公设备。巨大的响声
惊动了躲避的医护人员，对方拨打了110。此时，唐泽志总算见
到了院长，对方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产妇故去两天，医方对于裴传琴的死亡原因一直没给出确
切说法，甚至连个道歉也没有。医院冷漠的态度激怒了唐泽志
的家人，他们打着横幅在医院门口静坐。

2010年7月30日，当地一位领导出面，将唐泽志和医院方面
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商量具体解决办法。医院辩解，当天院方对
裴传琴进行抢救，确认其生命体征完全消失才宣布其死亡，病人

“死而复生”是病人家属过度伤心产生的幻觉。2010年8月1日，
平安医院与唐泽志进行第二次协商。医院表示，在这起事故中，
院方愿意承担一定责任，同意赔偿死者家属27万元。

事发后，笔者采访医院的医护人员但遭到拒绝。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医生说：“不是我们医生见死不救，只是大夫属于不
同科室，要是出了什么意外，谁来担这个责任。”

2010年8月6日，在不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死
因及责任进行鉴定的前提下，在含山县环峰镇政府调解和含山
县环峰镇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唐泽志与医院就裴传琴死亡赔
偿一事达成协议。近日，院方已将31万元损失赔偿给付完毕。

据《工人日报》
唐泽志与妻子、大女儿的合影。

当天中午12时，裴传琴进手术室已经两小时。此时，裴传
琴的弟弟和母亲再次提出转院，但院方认为转院会耽误抢救
时间，再次拒绝。一会儿医生走出手术室对家属说：“病人血
没止住，急需输血。”

唐泽志说：“原来平安医院没有血库，手术前也没备足应
急用的血浆，医生让我们去献血，妻弟当时非常生气：‘手术前
干吗去了，你们把病人的命当什么？’我是A型血，妻子是B型
血，血型不合，抽了也不能用。我把自己的血型告诉护士，对

方说：‘先抽了再说。’”
“下午1时50分，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医生走出手术

室，宣布妻子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护士把她推了出来。我看
见病床上全是血，妻子脸色苍白，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手脚
冰凉像睡着了一样。

“岳母因承受不住打击晕了过去，我趴在妻子身边痛哭，
不让任何人带走妻子。家人没法，只好把妻子的‘遗体’推进
了病房。”

看广告决心去平安医院就诊

院方赔付死者亲属31万元

“我们刚办好住院手续，护士便来通知10分钟后手术。我
心里疑惑，这么短的时间就把专家请来了？当时老婆肚子疼得
越来越厉害，我来不及多问，连忙帮着护士将她推进了手术室。”

“一刻钟后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我问护士：‘我老婆还
好吗？’护士没回答，抱着孩子清洗去了。时间一分一秒过
去，传琴还没出来，我趴在手术室门口往里看了看，什么也看
不见。这时，院长从手术室走出来，我迎上前问：‘大人有危
险吗？’院长镇定地说，‘大人没事。’我看着医生护士进进出
出，心里七上八下，有种不好的预感，便提出将妻子转到含山
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没同意，并一再向我保证产妇绝对不会

有事。
“一个小时过去了，院长从手术室出来说：‘胎盘前置戳破

了产妇的子宫，要想保命必须切除。’‘你不是说请专家为产妇
动手术吗，专家究竟来没来？’院长始终不说话。

“我有个朋友是医生，便打电话请他拿个主意。通话过程
中，院长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产妇的子宫已经切除。’我的手
机一下子掉在地上，医院怎么能在未征得病人家属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手术呢？我心里又气又急……”

事发后，唐泽志陷入了极度的悔恨之中，总觉得是他把老
婆推进了“鬼门关”。

“是我把老婆送进了‘鬼门关’”

大约一小时后，唐泽志突然感觉妻子的手动了一下，紧接
着又动了一下，在丈夫呼喊中，裴传琴微微睁开眼虚弱地说：

“泽志，救救我，我疼。”
“我冲出病房，刚好见到一个医生：‘大夫，我妻子没死，你

们快救救她。’医生像见了怪物一样挣脱我的手快步离开。“我
从一楼跑到二楼，二楼跑到三楼，见到医生便跪在地上哀求：

‘求求你救救我妻子，她还没死，还能说话……’我跑遍了医院

的所有楼层，不知给多少医生护士下跪……后来，全院上下竟
然见不到一个医护人员。我跪在院长办公室门口，使劲拍打着
办公室的门，可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

这时，妻弟哭着跑来说：“姐夫，我姐快不行了。”此时，裴传琴
已经陷入昏迷，血打湿了白床单直往下滴。唐泽志跪在妻子身边
颤抖地说：“传琴，我是泽志，你醒醒，医生就来了。”裴传琴微微动
了一下手，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这次，妻子真的走了。

“我磕破了头，但他们见死不救”


